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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辩证中体认戏曲美学精神
——郭汉城先生学术思想探赜 □万 素

张庚、郭汉城两位先生是“前海学派”的奠基
者和开创者。20世纪50年代初，张郭二老率先运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深入剖析民族戏曲艺术肌
体，引领当代学人切实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方法论阐释戏曲本质特征，推动中华戏
曲遵照自身艺术规律追随时代步伐一路前行。

20世纪90年代末，郭汉城先生为《中国戏曲
经典》和《中国戏曲精品》撰写总前言《戏曲的美学
特征和时代精神》，明确指出“中国戏曲具有丰富
的辩证思想”。有意味的是，郭汉城先生本人正是
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治学的典范。咀嚼这些透过
纷繁的现象迷雾解析戏曲艺术本质的文字，总能
感受到“在辩证中体认”的学术思维贯穿其中。

在上述文中，郭老详述戏曲艺术的辩证形态，
已经“渗透在戏曲的审美原理、艺术创造、观众欣
赏等各个方面，处处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重整体
协同、在对立中求统一的辩证观念”。戏曲中涵泳
的“虚实相生、形神兼备、情景交融、悲喜互待等一
组组在相反中相成的美学概念，使主体与客体在
审美活动中处于一种独特的、微妙的关系之中”。
郭老进一步论述，“经过这种审美关系，包括时间、
空间在内的呈现在舞台上的一切都已经变形，都
具有了灵活性，为解决舞台时空的有限性和生活
时空的无限性这一根本性矛盾，提供了可能
性”（《当代戏曲发展轨迹》第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年2月版）。郭老由戏曲艺术的辩证形态切
入，推论戏曲审美活动中主客体的微妙关系，最终
归结于民族戏曲美学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

半个多世纪以来，郭汉城先生反复论述戏曲
的人民性、戏曲的推陈出新、戏曲的现代化与民族
化、现代戏的戏曲化等时代课题，学术成果丰硕著
作等身。本文谨拟列举郭老著述中关涉生活真实
与艺术真实统一论、戏曲文本结构繁简论、代言体
戏曲中叙述性因素论，以及中国古典戏曲悲喜剧
论等重要论断，试图探赜一位跨世纪泰斗级前辈
学者如何在辩证体认中精准地提炼、细致地诠释
中国戏曲美学精神，以此推动中华民族戏曲美学
体系的建构。

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辩证统一

1980年，《戏曲研究》丛书得以复刊，郭汉城先
生担任主编，标志着被十年“文革”中断的学术研
究重新掀开了新的篇章。当年，郭老在戏曲剧目工
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戏曲推陈出新的三个问题》，
后刊发于《戏曲研究》第3辑，郭老论述道：“戏曲艺
术是用系统的、完整的、严格的程式综合起来的。
所谓程式，就是把各种原始的生活形态，按照美的
规律提炼成一种统一的表演规格”。“它既是程式
的，又是生活的；既是表现的，又是体验的。是一种
特殊形式的现实主义艺术”。

1982年，郭老的重要理论文章《戏曲剧本文学
的民族特征》发表于《戏曲研究》第3辑。郭老着眼
于戏曲美学体系的建构，再论“程式是戏曲艺术的
细胞，全部程式构成了戏曲艺术的肌体”。郭老辩
证论述程式与生活两者的关系，明确指出“各种生

活形态，诸如行船走马，出门进门，上山下山，吃饭
睡觉，行军打仗，语言声调，服饰用具……凡是要
综合到戏曲艺术中来的，都必须化为程式”。郭老
另一篇重要论文《现代化与戏曲化——在“1981年
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座谈会上的发言》，刊发于
《戏曲研究》第6辑。郭老庄重地推导出“艺术对于
生活不是一种机械服从的关系，它对生活还有一
种反作用，即生活推动艺术发展还要通过艺术本
身的特殊规律来实现”。

郭老其后撰写的《现代戏四个坚持——在京
剧〈华子良〉暨戏曲现代戏表演艺术研讨会上的发
言》一文，于2006年《中国戏剧》第3期发表，再次
阐明，程式的产生“是根据我们民族美学原理，按
照变形、夸张、鲜明的方法，有规律地从生活中提
炼出来的”,而这“就赋予程式以两大特性，一是综
合性、规范性；二是灵活性和可变性。二者相结合
成为区别于一般歌舞的戏剧性。这两个特性就是
戏曲艺术既有特定形式又能开放、发展的基础”。
并且“世世代代以来，这种美学观点培养着广大观
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

回溯郭老1998年2月11日撰写的重要文章
《戏曲的美学特征和时代精神》，强调“没有写意
的、虚拟的表演对舞台时空的突破，所有这一切都
是不可能的。而这些写意的虚拟的表演，其本身又
是按照戏曲内在美学原理辩证处理审美关系的产
物”（《当代戏曲发展轨迹》第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年2月版）。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辩证统
一的关系，郭老认为：在戏曲审美活动中，通过戏
曲程式“中介”这种“真与非真”“似与非似”和“被
加工美化”了的“生活形态”，建构起与戏曲观众约
定俗成的戏曲舞台上的“假定性”，由此调动观众
的生命体验、生活联想和艺术想象力，使戏曲观众
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中，获得了情感共
鸣及对戏曲审美理想的共情。

戏曲结构繁与简、代言与叙事的
辩证统一

郭老1982年发表于《戏曲研究》第3辑的重要
理论文章《戏曲剧本文学的民族特征》，曾强调“把
生活中的事件、情节提炼为戏曲艺术中的事件、情
节，把生活中的时间、空间提炼为戏曲艺术中的时
间、空间，在戏曲结构上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繁简
的结合”。郭老简练地比较了戏曲与话剧等艺术形
态的差异并阐述：“戏曲的繁简却要用一系列程式
表现出来。需繁时，短暂间的思想、感情活动可以调
动唱、念、做、打各种表演程式敷衍成整整一场戏；
需简时，千里途程、千军万马、发兵点将，双方战斗、
盛大宴会、重复叙述等，都可以用圆场、过场、武功、
曲牌、锣鼓点等相应程式来表现”。郭老由程式切
入，论述“程式是被节奏美化、放大了的生活形态，
运用它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这就需要事件和人物
的集中，尽可能删去可有可无的情节和人物，以便
在刻画人物、表现冲突的地方得以尽情地发挥”。

郭老1982年发表的重要论述《戏曲剧本文学
的民族特征》，特别提及“代言体”戏曲中叙事性因

素问题，指出“戏曲在综合各种非戏剧的艺术因素
为戏剧因素的过程中，要把小说、说唱等文学因
素，由叙事体改为代言体”，“尽管在戏曲中还存在
着一些叙事性的表演方法，如独唱、独白、自报家
门、上场引子、下场诗。高腔的帮腔、人物造型中
的脸谱等，也往往包含着这种说明和评价的因
素”。郭老认定“这种包含在代言体中的叙述性因
素，并不简单地是一种残留”“这些叙述因素的存
在……是有机地包含在为戏曲美学原则所贯穿的
整个表演程式体系之中”（《戏曲研究》第3辑，
1982年版）。

以上所列举诸多论述都聚焦于辩证统一的戏
曲美学原则。如“戏曲人物描写中的这种叙述性因
素，使观众和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助于对人物
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思考”，“人物的现实主义力量，
在于能引起观众思想和情感上的巨大风波和强烈
共鸣，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等等。郭老关涉戏曲表
演中叙述性因素的论述，同样富有思辨色彩。

中国古典戏曲悲喜剧的独特价值

郭老着眼于推动中华民族戏曲美学体系的建
构，亲力亲为主编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将
《牡丹亭》等古典名剧收列其中。1959年，郭汉城先
生于《戏剧研究》第5辑上发表重头文章《蒲剧〈薛
刚反朝〉蕴涵的民族美学风格》，首创中国古典戏
曲“悲喜剧”概念。郭老在这篇剧评中跳脱出剧情
的剖析，单纯就中国戏曲剧目独具的悲喜剧风格
样式予以深入论述，充分肯定了中国古典戏曲悲
喜剧具有不同于西方戏剧的特点和价值。郭老认
定，“悲喜剧是一个独特的风格、独特的形式，表现
着人们独特的美学理想。我想生活中的事情原来
就不是绝对的，好坏、凶吉、祸福、悲喜，都可以转
化……悲剧中透露出喜剧的因素，喜剧中透露出
悲剧的萌芽，悲剧和喜剧也可以相互转化。”

郭老对传统剧目中悲剧或喜剧因素的剖析十
分透彻：“中国传统剧目中，悲剧和喜剧融合在一
道的剧目很多……比如，《梁祝》前半场是抒情喜
剧，后半场是悲剧，喜和悲之间构成了对比与反
衬，前面的喜给后面的悲渲染了气氛；《薛刚反朝》
则是一悲一喜交替发展，像两根缠绞在一起的藤
子，迂回曲折却又各自向自己的方向伸展，形成一
种有趣的对比：有悲剧的悲壮激烈，又有喜剧的轻
松愉快，两者起着交相辉映的作用。”这里的悲和
喜“两者互相推动，互相影响”，“不论从思想上、技
巧上说，这个戏最大的特点是对比，是从对比中显
映出来的色彩缤纷而又和谐统一的美”。郭老大胆

“破圈”，提出中国戏曲悲喜剧学术观点，充分体现
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郭汉城先生和张庚先生等前辈学者，拥有丰
厚扎实的学识功底和缜密的学术思维，具有切实
掌握唯物辩证法学术利器的慧眼，能够敏锐地识
别浩如烟海的戏曲艺术珍宝，精准地提炼出民族
戏曲独特价值与艺术创造规律，为建构戏曲美学
体系的巍峨大厦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会原副会长）

3月4日晚，笔者有幸观看了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周大新同
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安魂》。观后令人的心情犹如大海的波涛，激情澎
湃，久久不能平静。电影表现了主人公唐大道对逝去的儿子愧疚思
念、救赎灵魂的主题。这对天下千千万万个父母，具有振聋发聩的警
示意义。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曾几何时，不知有多少为人父母
者陷入到“父欲爱而子不待，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彻心扉、无尽悲伤
的追悔之中。这倒不是说中国教育史上这句经典名言有什么错误，而
是一些父母把它理解错了，理解偏了，理解成在教育孩子上可以“自
以为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把孩子当成自己的附属品，当成
有生命会说话的机器人，而不是把孩子看成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
有思维、有感情、鲜活的个体独立生命。

“爸爸爱的不是我，是你心目中的儿子。”剧中儿子在病痛时对爸爸说的这句台词让
人心酸流泪，引起思考。影片中的父亲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化标准塑造孩子，要求孩子，
甚至连孩子的恋爱对象、婚事，他也要干预阻拦。父母干预孩子的婚恋，说穿了就是没有
看上对方，包括对方自身的文化素质和物质条件。比如没看上对方的学历、工作、财富、
地位，或是没看上对方的长相、素养、能力，或是认为对方的家庭与自家门不当户不对，
有损自己的声誉和形象。说到底，这都是父母虚荣心甚至是自私心理在作怪，具体表现
就是不相信不尊重孩子。须知，同孩子相亲相爱、生活一辈子的是伴侣，而不是父母亲。

推而广之，在工作、读书等方面父母也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父母只能对孩子摆事
实作比较，进行开导，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孩子。剧中主人公唐大道因为固执偏见，使儿
子一直生活在心情不愉快的阴影之中。儿子谈了女朋友，做父亲的却不同意，女朋友要
求去医院看望有病的男朋友，硬是被他这个当父亲的冷酷地拒绝了。儿子终因思想苦
闷，情志郁结，病发离世。对唐大道夫妻来说，失去儿子无异于晴天霹雳，精神受到沉重
打击。

儿子死后，大道苦苦思念儿子，开始对自己的所做所为进行自我反思。如果他当初
没有对儿子的婚姻粗暴干涉，或许儿子会更快乐一些，发病会晚一些，生命会延续得长
一些。可惜的是，世间的悲剧一旦发生了，就再也回不到原来。尽管唐大道恨不能让时光
倒流，渴望与儿子对话，以安抚儿子的灵魂。但父子阴阳两隔，他只好通过与一个长相酷
似儿子的青年的对话，向儿子倾诉自己此时此刻真切伤痛的心声，安抚儿子远在天堂的
灵魂。对话过程中，他明知被骗，甚至被骗了50万元钱，却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表现
了他的伤心欲绝和救赎忏悔的真诚。他想通过救赎自己的灵魂，安抚孩子的灵魂，重新
认识生命的意义，获得开始新生活的勇气。

观看这部电影，尽管给人以悲伤，但对天下所有父母来说，也让人有一种醍醐灌顶
的感觉，让人冷静思考当好父母的高深智慧。电影启示我们：父母之爱，一定要尊重孩子
的个性和选择，给孩子以自由，顺势引导，而不能用暴力或者精神暴力、冷暴力等控制乃
至戕害孩子的心灵。

同样，教育也是每个人更是全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所以，这部电影不仅仅对父母，也
对更多的人具有警示启发作用。可以说，这部以描写刻画人物内心痛苦，塑造了鲜明的
人物形象，蕴涵着深沉厚重情感的优秀影片，值得更多的人观之思之。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杜牧《阿房宫赋》中的句子：“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
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影片中的唐大道最终明白了，由于他的任性和
偏激，酿成了或者至少是加速了儿子逝去的悲剧，令他追悔莫及。勿使类似剧情在我们
生活中重演，让每个青少年都能够幸福健康地成长。我想，这也许是原著作者周大新写
作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作者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影视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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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文艺评论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新媒体文
艺评论工作，3月22日，“主旋律影视作
品面向青少年的新媒体传播”研讨会暨中
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委员会成立仪
式在北京举行。

活动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主
办，中国评协新媒体委员会承办。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
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出席活动并致
辞。中国评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
宣读中国评协新媒体委员会组织架构与
委员名单。徐粤春、尹鸿、郝向宏为委员颁
发聘书。中国评协新媒体委员会主任、中
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任郝向宏主
持成立仪式。

徐粤春表示，此次活动的举办既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切
实举措，也是今后专委会工作守正创新、
繁荣发展的迫切需要。他代表中国评协对
新媒体委员会寄予殷切期望，希望致力推
动网络文艺评论的理论研究，推动学界业
界沟通、传统新兴融合，推动建设天朗气
清的网络文艺空间。

成立仪式之后，“主旋律影视作品面
向青少年的新媒体传播”研讨会举行。近
年来，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弘扬主旋律的影视创作守正创新，紧扣时
代脉搏，佳作不断涌现。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主旋律影视剧创作
的丰收之年，《觉醒年代》《山海情》《跨过鸭绿江》
《大决战》《长津湖》《功勋》等多部兼具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的弘扬主旋律的影视作品脱颖而
出。今年春节档的《长津湖之水门桥》也是国产
战争电影的升级换代之作。热播的电视剧《人世
间》也成为当代中国百姓的生活史诗，吸引诸多
文艺评论家主动“打Call”。这批作品面向青少
年的新媒体传播卓有新意、富于成效，对于主旋

律影视创作的稳步拓进与中国影视强国
的建设，具有需要总结的美学意义和传播
学价值。对此，研讨会主办方和有关专家
学者认为，研讨主题里有三组关键词，“主
旋律影视作品”强调艺术本体，希望引导
创作、多出精品；“面向青少年”强调艺术
审美对象，希望提高审美、引领风尚；“新
媒体传播”体现了新时代的新面貌，希望
文艺评论进一步褒优贬劣、激浊扬清。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
《人世间》等主旋律影视作品在创作内容
和表现形式上紧跟时代步伐，符合年轻
观众审美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微
博、哔哩哔哩、抖音等新媒体平台面向青
少年积极传播，受到众多年轻观众的追
捧。要建构科学的影视评估机制，推进影
视评论工作前置，推动电影等文艺事业可
持续发展，铸就新时代文艺发展繁荣的新
高峰。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网
络影视评论委员会理事长张卫等近20位
影视传媒学者、评论家、创作者、中国评协
新媒体委员会代表和新媒体从业者代表
等各抒己见，展开研讨。中国评协新媒体
委员会秘书长、“影视风向标”主编胡建礼
担任研讨会学术主持。

尹鸿在总结发言中表示，研讨肯定了
新媒体传播为主旋律影视创造了很多新
的渠道，也带来一些重要影响。在他看来，
真挚、真情、真意这六个字是前提，新媒体
传播要反映真实现实，更要尊重艺术的真

实呈现。他总结了新媒体六种不同的传播方式：
一是“感”，如边看视频边将第一感受发到弹幕
上找共鸣找共识；二是“评”，有感而评，涌现短
评、中评、长评和视频评论；三是“引”，引用关键
台词、场景等；四是“推”，推出话题，影响传播方
向、传播方式；五是“续”，大量二次创作与“续
写”“续集”；六是“用”，衍生出玩具与各种周边
产品。新媒体传播虽有颇多作用和效果，但还存
在引导性和开放性、求同和存异、极端性和包容
性这三个问题，有待在未来发展当中共同努力
解决。 （路斐斐）

文学艺术都是为表达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而存在，剧作家把所有困惑和价值都藏在作品
里，在舞台上给予观众。如果单纯讲述一个人和
她的故事，创作的风险并不高，但如果讲述的对
象是张爱玲，难度则会加大，因为这位20世纪
最有才华的女作家，也几乎最具争议性，无论是
她的作品还是她的人生，都存在着很难调和的
多重解读。

浙江话剧团出品的话剧《寻她芳踪·张爱
玲》（编剧林蔚然、王人凡，导演李伯男、刘昊）走
了一条非线性讲述人物的路，放弃了一个“被定
义”的张爱玲，而是从“接受”的角度来寻迹她的
人生和作品，让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参与发现和
找寻张爱玲的过程。全剧的结构是多视角和多
时空的，《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经典作
品以三个不同的时空打开，让张爱玲存在于
1930年代的上海、1995年的美国以及当下的
网络空间对她的不同解读之中。不同时代不同
的人是如何接受张爱玲的？她的作品又给接受
者带去了什么？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人都代表
着一种接受的态度，表现对她的商业消费、“小
资化”，也表现她的作品具有的那些永恒的文学
力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舞台上出现的那个患有

自闭症的男孩，剧作家让观众看到
文学对他的救赎，给他的力量和光
亮。让边缘群体站在舞台的中央，
不以博得笑声为目的，这是舞台上
殊为难得的动人一幕。那男孩因自
闭而把台词讲得很慢，在以分钟计
算的舞台时间里，却丝毫谈不上浪
费，所有观众都在静静地等待他把
话讲完，那一刻首都剧场里坐着当
下中国最好的观众。比起那些“廉
价的歌舞”和“悲剧里无耻的笑
声”，那一刻剧场里的安静是舞台

最具有尊严的时刻。如果表现“那些被鞭打过的
人生”和“被咬过后抛弃的苹果”能成为一种自
觉的创作意识，甚至是创作追求，那不仅非常
了不起，还理所应当在当代戏剧舞台创作的喧
哗和乱象中成就自身的标识性。编剧有这种鲜
明的意识，这种在任何题材、主题与旋律的表
现中都一以贯之的意识。话剧《人间烟火》中有
百姓的衣食，北京曲剧《无处不在》中有嬉闹与
轻喜剧形式背后包含的老龄化、失独与空巢等
民生问题……现实主义远远不是一条捷径，需
要勇气，还需要技巧，以及通向戏剧精神深处的
志气。

从接受的角度讲述张爱玲，还使得作家作
品中那些缺少关注的部分形成了新的阐释。《小
团圆》是张爱玲平生最后一部小说，其中毫无疑
问地隐藏着她自己。如其前言，她要表现爱情千
回百转后的火尽灰消，她以中国文学传统中技
术层面的隐晦含蓄书写了她私密的情感体验，
语言犹如她笔下30年后褪了色的月亮般平铺
直叙却充满了蒙太奇般穿插的文学时空，所以
这不仅是她最具有神秘面纱效应的作品，还是
阅读门槛不低的作品。该剧中选取了这个忧伤
而真实的段落，犹如烟花盛放又顷刻凋零，把张
爱玲作品里的紧张和阴寒都化作了怀恋与忧

伤。为何她能精准剔透地写下《红玫瑰与白玫
瑰》中的男人心，却看不透现实中的邵之雍？也
许我们也不必惋惜，她一生写到了70余年，可
写来写去其实都是一个男人和她唯一当成爱情
经历过的那个故事。

该剧让我们跟从张爱玲的滚烫和凉薄而动
容，这些多元而深刻的表达仍然是依赖于精妙
的结构的，也可以说单一的线性无法承载这么
多的观感、这么多的人物表现的体量。这种打破
时空、倾于叙事的方式在浙话出品的话剧《天真
之笔·郁达夫》（编剧林蔚然，导演李伯男）中也
有，给的不仅仅是故事，更是视角。虽然这种做
法过度使用会削弱“行动”在舞台艺术中的地
位，有时也会减轻冲突的力量。

但总而言之，浙话版《寻她芳踪·张爱玲》是
能够在众多演绎张爱玲的舞台版本中独树一帜
的，这部戏似乎让人在舞台上看到作家的倒影，
观众以体验和接受的视角进入经典作品，阐释
的过程由表演者和观看者共同创造。这一版于

“接受”角度的重述，也使得张爱玲的心灵空间
和文学世界得到了视觉化的外部呈现，这其中，
看得到创作者的才华和关切。

最后一点，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半
生缘》《小团圆》这些经典作品虽然以戏中戏方
式对片段作了再现，但并非简单截取，也非浓
缩，而是将最能体现人物性情的细节和形象的
精髓作了艺术的抽取，以及细节的放大与背景
的模糊，这体现了剧作家以文学意识构建舞台
作品的出发点，也体现了编织语言与情节的功
力，并且经由这种取舍完成了二次表达。

我们感喟于张爱玲的一切，但在观看的过
程中，观众是否会被舞台上的某一刻击中，取决
于其自我的经历和现实经验，也包括阅读与审
美经验。也许正因此，从“接受”的角度追寻的张
爱玲，才更接近于“真实”。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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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受的角度寻她芳踪
——观浙江话剧团《寻她芳踪·张爱玲》 □孙红侠


